
父亲支持我嫁给普通工人
上班没几年， 我就结婚

了。 丈夫小杨是和我一个单

位的同事， 是一名机床操作

工。 我们是在日常工作中经

过不断接触而相互产生好感

的， 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走到

了一起。

对我的选择， 别人都不

能理解， 觉得我自己已经是

工人了， 怎么还找一个工人？

何况小杨家境普通， 就是平

常的工人子弟， 他们认为无

论他的家庭背景还是他的个

人条件， 都配不上我。

但是父亲却对小杨非常

满意 。 他说小杨勤劳朴实 ，

动手能力也特别强， 是一个

非常适合过日子的人。 而且

他对我体贴入微， 事无巨细

都把我照顾得很好， 他说这

就足够了。 女孩子嫁人无非

就是要找一个能关心体贴会

心疼自己的人 。 什么学历 、

工作、 经济条件都是身外之

物， 都不重要。

在父母的祝福声中， 我

欢欢喜喜地嫁给了小杨， 组

成了自己的小家庭。

父亲看人的眼光一点不

错， 和小杨婚后的那几年我

过得非常幸福， 小杨把我宠

成了宝 。 随着女儿的降生 ，

我们的小家更是充满了欢乐

的气氛。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 人

有旦夕祸福。 婚后也就 7、 8

年的时间， 小杨却不幸被查

出患上了肺癌。 刚确诊的那

段日子， 我哭红了双眼， 心

里暗自埋怨老天不公。 亲戚

之间也有些闲言碎语， 他们

认为小杨的病就是平时工作

太辛苦了导致的。 如果父亲

能动用一下关系， 给小杨换

个轻松点的工作， 也不至于

他年纪轻轻便患上这种病。

父亲也听到了风言风语，

他也曾问过我， 我有没有恨

过他。 看着父亲一脸憔悴的

样子， 我噙着眼泪摇了摇头。

说真的， 我不恨父亲。 我知

道为了小杨的病， 他也非常

着急， 既心疼小杨， 也心疼

我。 我怎么能怪父亲呢？ 我

知道其实从他的内心深处来

说， 他是深爱着我们每一个

子女的。 但是即使爱， 他也

不会动用手里的权利为我们

谋一点私利。 这是他的原则，

也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一直

秉持的质朴的理念。 我不能

让父亲坏了他自己给自己定

的规矩， 否则， 他的心里肯

定会不安的。

最后， 小杨终究还是没

能敌过病魔的折磨， 撒手人

寰， 留下了我和女儿两个人。

父亲心疼我一个人不容易 ，

主动让我带着女儿回娘家居

住。 我知道父亲的心意， 住

在娘家， 在生活上父母可以

帮我搭把手， 让我不用那么

辛苦； 在经济上父母也可以

补贴我， 毕竟以父亲的级别，

他的收入还是不低的。

为了宽慰父亲， 我答应

了他， 带着女儿住了回去。在

娘家的那些日子，父亲一直都

对我们母女关爱有加，尤其是

女儿，平时威严的父亲在她面

前却变得柔软了，经常会逗她

玩，还会带着她出去散步， 在

部队大院的小卖部里给她买

各种各样的零食。

尽管在家里父亲对我极

尽照顾， 但对外他依然不肯

动用自己的关系， 为我谋取

一点工作上的轻松便利。 我

还是和以前一样， 每天辛辛

苦苦地上班、 下班， 工作时

挥汗如雨， 和其他同事没一

点区别。

B4 情感档案

做一名普通人，是父亲留给我最大的财富
□口述： 小林 记录： 林可依

小林的父亲贵为军区师级干部， 却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

家人谋取过一点福利。 身为家中最小的女儿， 小林的命运比哥哥姐

姐更为坎坷。 初中毕业即到农场当了知青。 农场回来后又进厂做了

工人。 和丈夫结婚后没几年丈夫又因为工作繁重， 得病不治而亡。

她不得不一个人拖着年幼的女儿艰难讨生活。

虽然生活不易， 但小林从未想过要寻求父亲的帮助。 直到父亲

高龄去世， 她依然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没有借过父亲一点光。

但小林从未怨恨过父亲， 她知道， 这就是父亲那辈人的坚守。

而她虽未从父亲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利益， 却在精神上继承了父亲的

风骨。 这就是父亲留给她最大的财富。

初中毕业后， 我也和周围的同

学一样，去了农村当知青。姐姐在这

之前已经先我一步去了农村。 虽然

农村的条件很艰苦， 但我从来没听

姐姐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直到我自

己去了， 才知道原来那里的条件和

我们平常的生活竟有着天壤之别。

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霜， 不管

是晴天还是雨天， 我们都一样要下

地劳动。 每次雨天下地回来后， 腿

上、 身上全都沾满了泥巴， 身上的

衣服也几乎全部湿透。 我最怕的就

是夏天， 不但要被蚊子叮咬， 身上

总是一片一片的蚊子包， 最可怕的

是还会时不时地就会被蚂蝗吸上。

那时我学了许多应对蚂蝗的方

法， 比如用火烧， 往蚂蝗身上撒石

灰等等。 虽然日子过得苦， 但我也

像姐姐一样， 从来不在父母面前抱

怨。 一来不想让他们担心， 二来也

知道即使说了， 父亲也绝不会动用

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我们做什么 。

（那时我已经知道了父亲的身份 ：

军队里的师级干部）。

虽然农村的日子很艰苦， 但好

在我这个人天性乐观， 又从小就像

男孩一样大大咧咧的， 所以即使艰

苦的生活， 我也能从中找到乐趣。

等到从农场回来时， 我已经和农村

姑娘没多大区别了， 皮肤黝黑， 手

脚麻利， 对各种农作物都识别得清

清楚楚。

回来之后， 我和其他知青一样，

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等待分配工作。

几个月后， 通知来了， 我被分配到一

家机床厂当工人。

听说我要去当工人的消息， 家里

的亲朋又炸开了锅 ： 做工人太辛苦

了， 难道不能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吗？

这时父亲已经又调了回来， 在部队当

领导。 但我却已经非常满足。 比起农

村的辛苦， 能当工人我觉得已经非常

好了， 体力上没当农民那么辛苦了，

每个月还能定时有工资发， 简直是太

幸福了。

我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不是读

书的料， 不像姐姐， 读书成绩一直优

异， 在农场里因为表现突出， 被推荐

上了工农兵大学。 我从小读书成绩一

般， 就是给我机会， 我也读不好。 就

算给我一个管理的岗位， 我也没这个

能力做下来 。 这不仅是我自己的想

法， 父亲也是这样教育我的。 他总是

说， 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 有多大

能力干多大事。 他还经常举著名作家

老舍的例子给我们听， 说老舍对孩子

的要求很简单： 我有三个小孩， 除非

他们自己愿意， 而且极肯努力， 做文

艺写家， 我绝不鼓励他们。 因为我看

他们做木匠、 瓦匠或做写家， 是同样

有意义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虽然父亲自诩是个带兵打仗的

“粗人”， 但他在为人处世上、 教育子

女上却看得特别通透。

年轻时我和普通人一样吃了很多苦

从父亲家里搬出去时 ，

女儿已经上高中了。 那时我

母亲已经因病过世多年。 眼

看着父亲一个人十分孤独 ，

我和哥哥、 姐姐便撮合着给

他找了一个老伴儿。

张姨是我们老家的一位

退休教师 ， 丈夫去世多年 ，

两个儿子也早就成家立业 ，

她当年为了拉扯两个儿子 ，

一直都没有再婚。 如今年龄

大了 ， 也非常孤独 ， 于是 ，

在老家亲戚的介绍下， 张姨

成了我们的继母。

张姨知书达理， 也很会

照顾人， 一日三餐都给父亲

安排得妥妥贴贴， 父亲和她

在一起， 我们十分放心。 为

了给他们一个独立的空间 ，

我决定带着女儿搬出去。 尽

管父亲竭力挽留， 但我依然

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告诉父亲， 你不是一

直教育我们自力更生， 不要

靠父辈的庇荫吗？ 如今女儿

已经长大， 我也比以前轻松

了很多， 完全可以搬出去住，

不再需要你的照顾了。 你就

和张姨一起好好安享晚年吧。

搬出父亲家后， 我就一

直在打零工。 因为企业效益

不好， 我下岗了。 但我也没

想过要靠父亲帮我托关系 ，

找工作。 而是靠着自己的双

手讨生活。 我相信， 只要把

女儿教育好， 等她能够独立

生活了， 那我的好日子也就

来了。

女儿也确实很争气， 大

学毕业后凭着优异的成绩找

到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 。

后来认识了女婿， 一名政府

公务员。

小两口结婚后， 坚决不

让我再出去工作， 我也就结

束了打工生涯， 开始在家安

享退休生活。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 我

的外孙也已经上幼儿园了 。

临终前 ， 父亲拉着我的手 ，

欣慰地说： “你终于熬出来

了。” 我知道， 那一刻， 父亲

走得很安心。

我也知道， 虽然从未为

我们子女谋取过什么， 但在

他心里一直都深爱着我们 ，

也牵挂着我们。 这就是父亲

对我们最深沉的爱。

父亲终于安心地走了

傍晚时分， 收拾完了家务， 我

照例推上助动车， 去几站路之外的

小学接外孙放学回家。 这是我每天

的必修课， 女儿、 女婿工作忙， 下

班到家都得六七点了， 心疼他们辛

苦， 我便主动承担了每天接孩子放

学的任务。

接完孩子回家， 我又开始忙着

准备晚饭 ， 每天都是这样忙忙碌

碌， 却又看不出多大的成就。 这就

是我这个年龄大多数普通人的共同

生活模式吧。

偶尔会有熟悉我的朋友和我开

玩笑： “大小姐， 你怎么也和我们

一样， 每天买菜做饭， 过这种小老

百姓的生活 ？” 我总是笑着回答 ：

“小老百姓的生活怎么了， 不挺好

吗？ 我本来也就是个小老百姓呀。”

其实， 我也知道朋友是在为我

可惜， 因为我曾是 “大领导” 的女

儿， 在平常人的心目中， 我即使不

是过得锦衣玉食， 也至少是养尊处

优 而不是现在这种奔波劳累的生

活状态。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从我

记事开始， 就生活在部队大院里。

我们家一共五口人， 除了父母， 我

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尽管是家

里最小的一个 ， 我却从来不会撒

娇、 卖萌， 享受任何特权。 军人出身

的父亲， 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就是粗放

的， 姐姐性格相对文静， 而我就像个

假小子， 整天东奔西跑， 没个消停的

时候。 但父亲从来不会责怪， 他总是

说： “小孩子嘛， 就应该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我 9 岁那年 ， 父亲因为工作需

要， 调去了外地的军区。 哥哥也参军

去了外地， 家里只剩下了妈妈、 姐姐

和我三个人。

妈妈一个人既要上班， 又要带我

和姐姐两个孩子， 自然很辛苦。 但我

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一句， 在父亲面前

她都是报喜不报忧， 从来不会因为家

事给父亲添一点麻烦。 那时， 我并不

知道父亲的 “官” 有多大， 只知道家

里的亲戚朋友有时会为妈妈 “打抱不

平”： “你们家老刘官那么大， 让他

打声招呼， 把你和孩子也调到他身边

不就一句话的事？ 这样他的生活也有

人照顾， 你也不用这么辛苦。” 可是

妈妈却摇摇头： “还好， 还好， 我们

的困难可以自己克服， 但不能给国家

添麻烦。” 就这样， 我们全家一共就

五口人却分散在了三个地方。 但父母

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的事情打一声招

呼。 他们想到的就是怎么不给国家添

麻烦。

从小我没有因身份而受到特殊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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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小林讲的自己父亲的故事， 只有

一个感受： 肃然起敬。

虽然贵为师级干部， 但是老人清廉一

生， 从未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家人、 子

女谋取过一点私利。 很难想象， 像他那样

级别的领导， 女儿竟然只是一名普通工

人。

但老人确实就是做到了 。 而他的子

女， 小林和她的兄姐， 也都能体谅父亲的

良苦用心， 从来也没开口让老人为他们做

什么， 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他们心

甘情愿地做一个普通人， 过最普通的生

活， 却从无怨言。

因为他们能够理解父亲 ， 也懂得父

亲， 知道那是老人不可动摇的原则。 也是

老人一生的追求。

天下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呢？ 小

林父亲当然也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 即使

爱， 他依然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利， 和

对自己子女的爱划分得清清楚楚。 绝不会

因为这份爱， 便随心所欲， 做出违反原则

的事情。 而小林， 无疑对父母也是发自内

心的爱， 所以她能理解父亲的铁面无私，

能甘愿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能接受平凡的

生活状态。

不管小林， 还是小林的父母， 都值得

我们尊敬。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一种坚守。

手记>>>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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